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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御河水路交通考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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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御河是元代水路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考察《祈 请 使 行 程 记》我 们 可 知，元 代 统 一 之 初，御

河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，但此时的御河水运系统并不完善。大运河全线贯通后，御河成为元代南北水

路交通的重要一环，元廷在御河沿线设置水站，以保障御河水源，治理御河水患，确保御河畅通。元廷还

对御河上源卫河水运进行了治理，调整了卫河的水站设置与运输内容。元代御河水运繁盛，临清、陵州、

沧州成为御河沿线重要的商业城市。元代御河水路交通的开辟，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，巩固了元朝

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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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御河是元代水路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至

元三年（１２６６），都水监曾奏报称：“运河二千余里，漕
公私物货，为 利 甚 大。”［１］１６００御 河 上 源 为 卫 河，亦 在

元代水路交通中占据一定地位。卫河发源于卫辉路

苏门山，“东北流至临清，与会通河合流”，后相继“流
经故城、吴桥、东光县境，下至沧州西流入青县界，又
东北百九十 里 入 海，亦 名 御 河。”［２］２１７关 于 元 代 御 河

水路交通，袁 冀《元 初 河 漕 转 运 之 研 究》［３］，默 书 民

《蒙元邮驿研究》［４］，葛仁考《元代直隶省部研究》［５］

等均有所涉及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搜集正

史、政书、文集、方志等资料，对元代河北地区包括御

河水路交通进行考证。

一、南 北 统 一 之 初 的 御 河 水 路 交 通：以

《祈请使行程记》为中心的考察

至元十三年（１２７６）正月，元军进入临安，宋恭帝

纳表投降。二 月 庚 申，忽 必 烈 令 伯 颜“偕 宋 君 臣 入

朝”［１］１８０，左丞相 吴 坚、右 丞 相 贾 余 庆、枢 密 使 谢 堂、
参政家铉翁、同知刘岊五人奉表北庭，号 祈 请 使［６］。
祈请使于二月初九日离开杭州北上，三月廿九日自

陵州登舟，沿御河北行，进入河北境内，严光大记载：
廿九日，易车，行陵州西关，就渭河登舟。午后至

林镇，属河间府，有梁山伯祝英台墓。夜宿于岸。［７］３３６

陵州，今山东德州，汪元量有诗描绘南宋君臣自

陵州乘舟北上时的情景：“锦帆百幅碍斜阳，遥望陵

州 里 许 长。车 马 争 驰 迎 把 盏，走 来 船 上 看 花

娘。”［８］４９所谓渭河，即卫河，为御河之上源。元朝初

年，御 河 是 一 条 重 要 的 南 北 交 通 线，至 元 三 年

（１２６６），“都水监言：运河二千余里，漕公私物货，为

利甚大。”［１］１６００。严 光 大 所 记 林 之 镇，应 为 连 镇，其

地望，在 吴 桥 县 西 北 四 十 一 里 运 河 东 岸［９］１５３，为 吴

桥、东光两县交界之地。光绪《吴桥县志》记载：“运

河自山东德州半截碑东岸交界起，北至连镇火神庙

东光界止，计 河 程 六 十 五 里 三 分 系 吴 邑 管 辖。”［９］１５７

连镇位置冲要，光绪《东光县志》记载：“连镇控其南，
夏口扼其北，中 则 洪 河 映 带 左 右 平 原 活 衍，遥 联 齐

鲁，近接沧、瀛，一方之胜，概亦有可言者焉。”［１０］３８

三十日，早行，舟已抵灌县界。东光县焦佥省置

酒宴于县治，夜泊野岸。［７］３３７

灌县，即观州，金朝初年为景州，大安年 间 为 避

章宗讳 改 名 观 州，元 朝 至 元 二 年（１２６５）复 改 为 景

州［１］１３６４。汪元量 有 诗 描 述 经 过 此 地 时 的 情 景，“灌

州河水曲如弓，青草坪边路向东。船过州南忽奇绝，
一如湖上藕花风。”［８］５０祈请使经过景州时，距离改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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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十余年，当地人很可能仍习惯用观州地名。东光

县，今河北 省 东 光 县，元 代 为 景 州 属 县［１］１３６４。东 光

位置冲要，其地“据渤海上游，为吴阜之唇齿，交南之

襟喉。”［１０］３８

闰三月初一日，舟次长芦镇。土人云小燕京，盖
人烟辐辏。此地产盐，有盐运司，镇南有浮桥，妓乐

杂剧宴待诸使。未牌，舟抵兴济县，酉抵青州，夜宿

舟中。［７］３３７

长芦，今河北沧州，元初为南北水路交 通 枢 纽，
“长芦当燕、齐之交，天下之要区也。”［１１］７４５。汪元量

描述祈请使经过长芦时的情景：“长芦转柁是通津，
尽是东南西北人。日暮烟花萧鼓闹，红楼烂醉处州

春。”［８］５１青州，即清州（今河北青县），辖会川、静海、
兴济三个 县［１］１３６４。清 州 地 处“山 东、益 都、淄 莱、济

南等处冲要”，往来使臣骚扰平民的事情屡有发生。
至元九年（１２７１），元廷曾下令“凡往来起马人员今后

并由站路经行。”［１２］７１９８。此后，祈请使自清州沿御河

继续北上，闰三月初二日离开河北，到达清河镇（今

属天津市）境内［７］３３７。
总之，《祈请使行程记》反映了元朝统一之初，御

河是南北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，陵州、连镇、长芦等

都是御河水运的枢纽城镇。但此时的御河水运系统

并不完备，御河沿线水站设置不足，祈请使或“夜宿

于岸”，或“宿于舟中”。严光大作为南人对北方地理

掌故不甚熟悉，因而记载多有讹误，如将卫河误记为

渭河，连镇误记为林镇，观州误记为灌州。这也反映

了自靖康之变以来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南北分裂下，
南北隔阂之深［１３］。

元朝统一之初的财赋转运采用的是水陆联运的

方式，御河在这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“自浙西涉江

入淮，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，陆运至淇门，入御河，
以达于京。”［１］２３６４。汪梦斗指出：“转漕东南由汴力，
此河今日 力 犹 多。”［１４］４５５此 外，在 大 运 河 开 通 之 前，
卫河作为御河上源，在元代水陆联运财赋转运体系

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李谦记载：“江南未下时，输

贡之外，诸郡国醪醴粢食皆于是（指卫河）取足。其

下流合诸水疏为大川，延绵千有余里，历郡国数十，
所在仓庾，节 级 转 运，毕 达 京 师。”［１５］元 廷 曾 签 发 了

相应户计予以保证。如卫辉路就有“景籍输送之徒，
为户三千 有 奇。”［１６］２５４但 这 一 运 输 方 式 给 沿 线 平 民

带来很大负担，“江南初臣属，辇致金帛送京师者道

卫，昼夜不绝，日役数千夫护送。”［１７］３４至元二十四年

（１２８７）以后，江南财赋改“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，入

御河。”［１８］３４但 此 段 陆 运 亦 颇 为 艰 难，胡 长 孺 记 载：

“会通河未凿，东阿、茌平道中，车运三百里，转输艰

而靡费重。”［１９］元廷为巩固统治，加强南北经济文化

沟通，必须在改善南北水路交通方面有所作为。

二、大运河贯通后的御河水路交通

世祖末年，随着济州、会通河、通惠河的 相 继 开

通，江南财赋可以通过水运，自临清转入御河，再由

御河转通惠河以运抵京畿，御河在这一条水路交通

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（一）元朝为保证御河水运畅通采取的措施

为了保证御河水运的畅通，元廷采取了多种措

施，主要包括：
首先，设置水站。至元二十年（１２８３）济 州 河 开

通后，元廷“立 东 阿 至 御 河 水 陆 驿，以 便 递 运。”［１］２５７

至元二十六年（１２８９）会通河开通后，元廷又对御河

沿线水站进行调整，“徙临清大小站船四十只于草庙

儿安置”。此外，还“革罢临清站车五辆六十五户，择
其近上者以充船户，就以官降车驴价钞回易增置站

船祗应，起盖馆舍。”［１２］７２１５至大四年（１３１１）闰七月，
兵部奏报通州至临 清的御河水站往往“卒无见在站

船，未免又过数程，有旬月不得回者。以此各处滞积

官物，接运愆期”，元廷遂下令“委官取勘各站船，分别

递运船料例梢水人丁数目，逐一点视。若有不完，即
令补置，仍责有司设法关防，毋致似前阙误事。”［１２］７２２６

据《经世大典·站赤》记载，元代共在御河之上

设置了四处水站，其中河间路所辖三处：清州站，有

船一百 只；东 光 站，有 船 八 十 只；陵 州 站，有 船 八 十

只。濮州所辖临清会通站，有船一百只［１２］７２４３。但御

河水站并不止此四处，《经世大典·站赤》没有记载

御河沿线一些较小的水站及其配置，如前述草庙儿

水站。据默书民的考证，草庙儿水站之地望，在临清

以北的夏津县境内［４］。
其次，设置御河漕仓。至元三年（１２６６），元廷就

在御河沿线设置了漕仓，“省臣禀：御河旁近每岁露

积 粮 多 损，臣 等 议 今 岁 于 河 沿 筑 仓 贮 米，上 从

之。”［１８］５御河沿线诸路州县漕仓，如长芦有三十间，
大名县 有 三 十 间，濬 州 有 二 十 间［１８］５。至 元 十 四 年

（１２７７），元廷规定：“各处河仓损坏，仓官随即移文本

处官司一同相视会计工物，于年销钱内支用，监督修

完。”［１８］５御 河 附 近 州 县 税 赋 要 输 送 到 指 定 漕 仓，如

大名路内黄县，“税越元城而输馆陶”。此制自“立河

仓以来，沿袭五纪，有司视为常而不加恤。”［２０］１４２

再次，保护御河水源，禁止以御河水灌 溉 民 田。
胡祗遹指出：“诸处水源浅涩，御河之源尤浅涩。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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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水之助，重船下不能过唐庄，上不能过杨村，倘又

分众水以灌田，每年五六百万石之粮运，数千只之盐

船，必 不 可 行。”［２１］４６４因 此 早 在 至 元 元 年（１２６４）四

月，元廷就“以彰德、洺磁路引漳、滏、洹水灌田，致御

河浅涩，盐运不通，塞分渠以复水势。”［１］９６

最后，治理御河水患。元代御河经常出现水患，

如至元二十六年（１２８９）七月，“御河溢。”［１］３２４至元二

十七年（１２９０）七月，“魏县御河溢，害稼五千八百余

亩”，八月，御 河 又 决 高 唐，“没 民 田。”［１］３３９泰 定 二 年

（１３２５），“御 河 水 溢。”［１］６６２为 了 保 证 御 河 水 道 的 畅

通，元廷多次对御河进行治理，现将元代治理御河事

例予以统计，如表１所示。
表１　元代治理御河事例统计表

时间 记载 史料来源

至元二十五年 浚沧州盐运渠 《元史》卷十五《世祖纪十二》

至元二十六年 浚沧州运河 《元史》卷十五《世祖纪十二》

至元二十七年 御河决高唐，没民田，命有司塞之 《元史》卷十六《世祖纪十三》

至大元年
御河“水决会 川 县 孙 家 口 岸 约 二 十 余 步”，元 廷“移 文 河 间 路、武 清
县、清州有司，多发丁夫，管领修治”

《元史》卷六十四《河渠志一》

延祐三年 开辟郎儿口，增浚故河，决积水 《元史》卷六十四《河渠志一》

泰定三年 修夏津、武城河堤三十三所，役丁万七千五百人 《元史》卷三十《泰定帝纪二》

后至元五年
御河决，“南皮、清池之境，东西二十余里，南 北 三 十 余 里，瀦 而 泽，汇
为渊”，脱因不花治之

王大 本《沧 州 导 水 记》，王 琼《漕
河图志》卷五

后至元五年 “河决陵之界，直驱河口”，南皮县尹率众治河 《民国南皮县志》卷十三

顺帝初年 修御河河堤百余里
许有壬《故奉 议 大 夫 同 知 广 平 路
总管府事致仕罗公墓碑》

（二）元朝对卫河水运的调整

大运河开通后，元代南北水路交通线路随之东

移，济州河—会 通 河—御 河—通 惠 河 成 为 南 北 水 路

交通的主要 通 道，但 卫 河 水 运 仍 然 发 挥 一 定 作 用。
元朝对卫河水运进行了调整，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。

首 先，对 卫 河 水 站 的 调 整。至 元 二 十 九 年

（１２９２）正月，鉴于“卫辉、大名、彰德三路站船数多，
运物繁多，船弊畜丧，站户贫困”的情况，元廷增设卫

河诸站站船，签发户计，其中“大名路元设船一十五

艘，今增五十料船一十五艘，拨站户一百五户。彰德

路元置船一 十 艘，量 增 七 十 料 船 一 十 艘，用 户 一 百

户；五十料船一十艘，用户七十户。卫辉路元设船一

十艘，本驿系御河上源浅窄，拟增三十料船一十艘，
用 户 五 十 户，又 五 十 料 船 一 十 艘，用 户 七 十

户。”［１２］７２１３－７２１４世祖朝以后，由于大运河的全线贯通，
大规模海运的开辟，卫河水运受到冲击，其站船数量

有减少的趋势。延祐三年（１３１６）十月，卫辉路奏报：
“本路车站正当冲要，所设车一十五辆，递运不敷”。
而“本路水站置舩三十艘，人丁二百五名，虽备而少

用”。元廷遂再次调整卫河沿线水站，“摘除站船一

十艘、人丁六十名，每船二艘、丁一十二名，改设站车

一辆，总增五辆以备递运。”［１２］７２３４元代减少卫河水站

站船的举措应不止这一次，到元文宗至顺年间，大名

路濬州水站仅有站船十五只；彰德路和卫辉路各设

水站一处，各有站船十只［１２］７２４２。此外，《经世大典·
站赤》没有记载卫河沿线较小的水站，元代卫河水站

应该还包括馆陶站和南馆陶［２２］１２４。
其次，卫 河 运 输 内 容 的 调 整。至 元 二 十 九 年

（１２９２）九月，由 于 从 怀 孟 路“递 运 官 物 车 户 脚 力 官

价，不敷资费”，元廷规定：“将宝钞金银缣帛及急需

钱物从陆程和雇脚力起行，每岁合起粗重物货，却自

陆程以至卫辉 清 河 站 船 接 递 赴 上。”［１２］７２１５大 德 六 年

（１３０３）正月，元廷再次强调：“凡物至卫州，从本路提

调正官依验差札，除金银宝货钞帛急需之物载以车

辆，其余粗重闲慢物色，以舟运之。”［１２］７２２０大德十一

年（１３０７）五月，鉴于西番僧人往来大都，站赤不堪使

用的问题，通政院建议：“大都至卫辉二十二站，将此

等回程西僧从水驿以达卫辉，人则换马，物则行车，
从本院官更相提调起发，脱脱禾孙所至辩验。庶几

减省铺马，站户少苏”［１２］７２２４。元廷批准了这一建议。
此外，除粗重物货和使臣外，文人往来南北偶尔也会

取道卫河，如许有壬某年曾沿卫河出行，停泊馆陶，
作《次馆陶 寄 韩 伯 高 参 政》一 诗，有“千 里 几 回 思 命

驾，孤舟三过得陪君”［２３］１１４之句。
此外，在此顺便谈一下元初开通沁河与卫河之

间运河的议论。沁水在济源县东北二十八里，其源

出沁州阳城县，经太行山，经本县（济源县）北燕川东

出孔山，历沁台，入河内县［１２］７１９８。怀孟路距离卫辉

路清河、唐村码头二百七十余里，因而“递运官物车

户 脚 力 官 价，不 敷 资 费。”［１２］７２１５ 早 在 中 统 三 年

（１２６２），郭守敬就建议：“怀、孟御河虽已浇溉，尚有

漏堰余水，东 与 丹 河 余 水 相 合，开 引 东 流 至 武 陟 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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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，合入御 河。”［２４］１９３至 元 二 十 年（１２８３），麦 术 丁 也

奏请：“黄河迤上有沁河，可以开挑一河”［１８］３６，以便

漕运。
但此事遭到了朝臣反对，卫辉路总管董文用指

出：“沁水地势高于卫，倘积水弥旬，沁水灌卫，又使

入河，河不受，还入卫，则卫罹其厄，且无大名、长芦

矣。”［２５］为了维护卫河航运的安全，王恽更是要求塞

决沁口，“切见今年雨水稍作，黄、沁北泛，决坏武陟

县坝闸，北与御河合流，淇门以下漕岸低狭，不能吞

伏，幸不为患。兼今日堤防未修，倘值雨潦大作，自

卫以东，非惟漂没田庐、盐场，所在有大可虑者。以

某愚见，将元修闸堰，宜塞决之，使无后患。”［２６］董文

用、王恽二人 的 议 论 非 常 具 有 前 瞻 性，后 至 元 元 年

（１３３５）六月，卫辉路连日淫雨，沁水泛涨，侵入御河，
造成了严重灾害，董、王二人的担忧成为现实：“丹、
沁二河泛涨，与城西御河通流，平地深二丈余，漂没

人民房舍田禾甚众，民皆棲于树木。”［１］１０９３在朝臣的

反对下，元廷在派遣使臣进行了实地考察后，取消了

开凿沁水—卫河运河的计划。

三、元朝御河水运的繁荣

有元一代，御河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

道。王大本记载：“皇朝定都于燕，漳河为漕运之渠，
控引东南，居货千樯万艘上供军国经用，巨商富贾懋

迁有无，胥此焉出。”［２７］３１７这则材料中的“漳河”实际

上应为御河。元代御河运输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：
首先，漕运粮食。在大规模海运开通之前，御河在保

证大都粮食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王恽记载：
“切见附京地寒，不可以麦，而岁用不啻数千万斛，止
仰御 河 上 下 商 贩 以 资 京 畿。”［２］４１８ 至 元 二 十 九 年

（１２９２），御史台也奏报：“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粮

食，多一半 是 客 人 从 迤 南 御 河 里 搬 将 这 里 来 卖 有。
来的多呵贱，来的少呵贵。”［２８］６４０

其次，元代御河商贸活动也很繁盛。柳 贯 有 诗

描述御河商贸活动之盛：“懋迁物品实王畿，岳贡方

输千家絫。商功已觉十分赢，趋利真成三倍市。”［２９］

傅若金记载了一个“吴中富儿”的经商经历：“去年贩

茶湓江口，今年载米黄河北。远行香火倚神明，从来

风水 少 遭 掠。近 日 船 行 御 河 里，顺 流 日 日 南 风

喜。”［３０］２１８御河商人中也有高丽人的身影，元代高丽

商人每年正月持人参、马匹、布匹沿陆路前往大都，
五月里沿御河“往直南济宁府、东昌、高唐收买些绢

子、绫子、绵子”，随后又沿御河北上直沽上船过海，
十月里到高丽王京贩卖［３１］２１７－２１９。

此外，会通河开通后，临清作为会通河与御河的

交汇点，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线上新的枢纽城市。临

清会通镇“介二漕渠，曰临清，曰会通，实朔南转输喉

咽处。”［３２］５１９元代 临 清 会 通 站 是 一 个 水 陆 两 栖 的 大

站，其水站船一百只，陆站有马一百一十六匹，驴九

十头［１２］７２４２。站船 和 站 马 配 置 远 高 于 邻 近 驿 站。元

代临清的枢纽地位亦可在朱思本的诗句中看出，“世
皇一文轨，强干隆中都。凿渠枝汶河，畚锸劳万夫。
北流 过 大 野，郓 博 咸 归 输。浩 浩 六 百 里，远 近 牵 舳

舻。南金出楚越，玉帛来东吴。梯航毕山海，异状争

睢盱。天府日以盈，九州静无虞。神功绝古今，圣德

不可模。此地实冲要，昼夜闻歌呼。会通锡鸿名，万
代稽典谟。穹碑照闤闠，列肆吹笙竽。过客立亭下，
行行复踯 躅。”［３３］６３１元 代 陵 州 依 旧 是 运 河 交 通 的 重

要枢纽。“陵 州 西 迫 运 河，人 仰 水 利。”［３４］５３６元 代 长

芦亦是非 常 繁 盛，“盐 监 之 利 半 中 州 之 赋。豪 商 大

贾，车击舟进，可废者为业。”［１１］７４５延祐元年（１３１４），
元廷将沧州州治迁移到了长芦镇［１］５６５。

综上所述，元朝统一之初，御河是人员往来的重

要通道。但此时的御河水站设置并不完备，元廷在

御河沿线设置水站，保障御河水源，治理御河水患，
确保了御河畅通。御河成为元代南北内河水运的主

要通道，临清成为新的枢纽城市。卫河是御河之上

源，元朝还对卫河水站设置与卫河水运的内容进行

了调整，卫河水运仍发挥重要作用。
元代御河水路交通的开辟有效地促进了南北经

济文化交流。元朝统一之初，南北隔阂甚深，江南财

赋的转运亦是困难重重。元廷积极开辟水运路线，
设立水站，治理水患，建立起水路运输体系，金银、布
帛、海外诸蕃贡物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都，袁桷记载：
“贡输金珠、绮缯、犀象、水上精玩之物，悉出东南”，
大运河“舳 舻 相 御，昼 夜 不 绝。”［３５］１９９这 对 于 元 朝 转

运江南财赋，促进南北文化交流，巩固统治具有重要

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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